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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霍去病李广与伊稚斜单于接战机会之争 

 

王庆宪 

（内蒙古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公元前 119 年春，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精骑，出塞攻略匈奴。汉武帝希望霍去病能与伊稚斜单于接战，为

此，曾经两次调整出攻地点。卫青也想建立大功奇勋，却两次被更改出发障塞。卫青既出边塞，捕捉到匈奴人俘虏

探得伊稚斜单于所在位置后，临阵命令前部将军李广合并于东部将军，而与其曾经的救命恩人公孙敖一起去攻取伊

稚斜单于。李广负气出行，迷路失道，后大将军期，含冤自刎。匈奴伊稚斜单于西北驰遁。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敖

明争暗夺与匈奴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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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众周知，公元前 123 年夏四月，西汉大将军卫青奉汉武帝之命，率领着六位将军约十余万骑，

又一次北出定襄塞去攻略匈奴。虽然卫青获得了“斩首虏万余人”的战果，但也因此而付出了损失

三千余骑和两位将军的代价。汉军所亡失的这两位将军就是苏建和赵信。 

当时，苏建为右部将军，赵信为前部将军，出塞后此二部又奉大将军卫青之命“并军”——合

并在一起，与西汉大军异道分行，互相策应。苏建、赵信所部汉军共约三千余骑，途中独与伊稚斜

单于所部匈奴属众遭遇。赵信原本就是匈奴人，是匈奴中的一个“小王”，以匈奴相国投降汉朝以后，

被西汉封为翕侯，并且逐渐成为西汉军队中的一员将领。此时苏建赵信所部汉军既与匈奴伊稚斜单

于遭遇，彼此遂即接战。双方搏战一日有余而汉军不利。就在苏建、赵信及其所剩骑兵士卒们越来

越支撑不住的时候，“匈奴诱之”，赵信“遂将其余骑可八百，奔降单于”。苏建虽得逃脱却亦仅以身

免。[1] 

面对着西汉军兵的越来越猛烈、越来越深入的攻势，匈奴伊稚斜单于非常需要象赵信这样既了

解中原社会，又熟悉汉军情况的人，以便谋计策划抵御汉军进一步北上的方略。伊稚斜单于既得汉

军前部将军归降，非常高兴，乃封赵信为王——自次王，并且把自己的姐姐也嫁给自次王赵信为妻。

受到匈奴单于封王、赐妻、结姻缘的赵信乃“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疲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

这项建议被伊稚斜单于采纳，匈奴单于廷帐遂迁徙到大漠以北。[2] 

针对这种情况，汉武帝召聚其将帅谋臣议日：“翕侯赵信为单于划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

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3]，下了很大决心，做了各种准备，计划远距离奔袭漠北，举重兵攻

灭匈奴政权，认为这样既可以根本解除匈奴在北部缘边地区对自己形成的压迫和盗扰，又能把大漠

南北全部收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公元前 119 年春，汉武帝启用早已准备好的“粟马”十万匹，征选

体格健壮、本领较强的雄勇士兵十万人，组成十万精骑，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五

万，分别北出边塞，“咸约绝幕”，都必须渡过大漠，互为策应，去攻略匈奴政权。考虑到十万名士

卒，十万匹战马，所需饮、食、草、料及其必须使用的箭矢器杖各种物资，其数量都非常巨大，汉

武帝乃又另外派遣转运之士以及步兵数十万人，以输供各类辎重。当时，还有很多中原人，或者私

负衣装或者私将马匹①，大约有四万余匹马，也都跟随着汉军主要军队，前后移动运行②，而“粮

重不與焉”。[4] 

此次与大将军卫青分别率兵出塞共同攻略匈奴，汉武帝基于对当时匈奴单于所在位置的判断，

最初命令骠骑将军霍去病从定襄北出，这是为了让他能够“当单于”，期待他能建立盖世之功。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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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捕虏告诉汉军：单于往东面去了。于是汉武帝随即“更令骠骑[将军]出代郡，[而]令大将军出定

襄”。[5] 

其中，大将军卫青所部包括：前部将军郎中令李广，左部将军太仆公孙贺，右部将军主爵都尉

赵食其，后部将军平阳侯曹襄，公孙敖为中将军“从大将军”，“人马凡五万骑，皆属大将军，与骠

骑等咸击匈奴单于”。[6] 

汉朝大发骑兵，北上攻略而来的消息，匈奴首脑部亦早已获得。面对着汉朝军队即将到来的攻

略，赵信继续为伊稚斜单于谋计说：“汉兵既度幕，人马疲，匈奴可坐收虏耳”，预言届时匈奴人可

以毫不费力地坐收获取汉军的人马器杖及其所携带来的各种物资。伊稚斜单于对于赵信的预言深信

不疑，“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在漠北地区以逸待劳，等待着汉军疲惫之师的到来。 

西汉大将军卫青，率其前、后、左、中、右诸部军兵，从定襄北出障塞后，一路寻找匈奴攻战，

却始终都没有能够找到匈奴人众，直至他们推进到大沙漠以北时，还是没有什么收获。与五年前被

升拜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之”、“大将军立号而归”[7]时的情况相比，这时的汉武帝已经相当程

度地失去了对卫青的宠信和重用。汉武帝为了能让霍去病得到与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甚至象命

令一个中下级军官一样，先让卫青出代郡，后乃改令其出定襄，总之是不想让这位大将军得到与伊

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而要把这次机会人为地放在霍去病身上。汉武帝还默许或允准霍去病挑选最

好的士卒带着出征，而把挑选剩下的留给卫青使用。汉武帝的这些举动，不仅使卫青得不到与匈奴

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还让卫青的身价大跌，“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8]大将军卫青失

宠被轻视，心情非常烦懑：这次与匈奴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已经被霍去病得到，自己是完全没有

指望了，现在所要避免的是大军空出、无功而返；如果是那样，情况将会更加糟糕；此时的当务之

急是一定要找到匈奴部众，有所收获。所以当时卫青及其部下寻找匈奴部众求战获功的要求非常迫

切。不久，他们从捕捉到的匈奴人俘虏嘴里得知，匈奴伊稚斜单于当时就在距离他们不太远的地方。

这使卫青大喜过望，前不久被汉武帝更来变去地留赐给霍去病的机会，竟然神使天赐般地落在了自

己身上。这真是太好了，这也正是证明自己能力的天赐良机。卫青急忙挑选其部属中的精兵，统领

着前去突袭单于，而命令其前部军（李广所部）与右部军（赵食其所部）“并军”，合并在一起，“出

东道”去包抄堵截匈奴伊稚斜单于。[9]卫青、公孙敖率领着经过挑选的汉军精兵，终于在距离西汉

边塞千有余里的地方，找到一支匈奴人，而且他们确信，他们所找到的就是匈奴伊稚斜单于所部。

他们还发现，伊稚斜单于所部的人马军兵当时已经结成“行阵”等待在那里：“见单于兵阵而待”。

于是卫青亦下令，将武刚车结成环形壁垒，以为自己的营帐。又纵兵五千余骑，前去攻打匈奴的“行

阵”。伊稚斜单于也随即派出匈奴部众“可万骑”，以抵抗汉军精骑兵的攻势。双方“接战一日”，至

太阳就要落山时分，突然，“大风起，沙砾击面”。狂风吹卷着沙尘石砾滚滚而来，以致于匈汉两军

互相都不能看清对方的情况。卫青乘此时机，将其左翼军和右翼军伸展开去，迅速地包围了伊稚斜

单于。而匈奴伊稚斜单于在稍此之前，也已经看清了当时当地匈汉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且认识到了

自己所面临的局面：“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在这样

的情况下，经过一番准备，到了天刚要擦黑时，伊稚斜单于骑着他的那匹最善奔跑的“六骡”，在数

百名匈奴壮骑的伴护下，冲破西汉精骑兵的包围，“西北驰去”。但卫青、公孙敖及其所率汉军精骑，

当时谁都不知道匈奴伊稚斜单于已经冲破包围脱逃而去。所以直到天逐渐黑下来时，匈汉双方的军

兵仍在往来运（移）动中互相遭遇、混战，彼此皆有伤亡，损失大致相当。[10] 

天黑之后，汉军左校在乱军之中捕得匈奴俘虏，这才得知：匈奴单于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时，

就已经走了。卫青得到这个情报后，非常焦急，立即派出“轻骑，夜追之”，他自己也统领着大军紧

随其后。随之，匈奴部众亦皆散去。卫青统领着汉军骑兵追击伊稚斜单于，一直追到次日黎明，赶

了大约有二百余里路程，却仍然不能寻得伊稚斜单于。但一路上汉军骑兵“颇捕斩首虏，万余级，

遂至寘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11] 

在卫青从匈奴人俘虏嘴里得知了当时伊稚斜单于所在的大致位置，统领着其经过挑选的精兵，

去突袭匈奴单于时，曾经命令其前部将军李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稍需绕远，而且沿

途缺少水草，那么些人马聚集在一起，就更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了。此外，在当事人之一的李广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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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东道，就没有直接与匈奴单于搏战的机会了。然而，李广当时也有寻战单于、立功封侯的强烈

欲望。③李广认为，如果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再也不会有立功封侯领食邑的可能了。所以李广就

去求请大将军卫青。李广对卫青说：“臣部[本]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

匈奴战，今乃一得当[遇]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9]，请求卫青让他继续做前将军，与大将军

一起去攻击伊稚斜单于。但是，身为大将军的卫青，此时也才刚刚意想不到地得到这次机会，他要

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建立盖世奇勋，重新获得汉武帝对自己的宠信和任用。虽然此前他与李广并没

有什么恩怨，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也容不得象飞将军李广这样“家声”[12]闻名于世，又非常具有

带兵和作战的能力④、立功得封爵的欲望也特别强烈的将领与自己共享此次机会，进而与自己分享

此次功劳。初出汉朝障塞时就带在身边的、救过自己性命的公孙敖，现在已被夺去爵位降为庶民，

卫青很想让自己过去的这位救命恩人立功，并且重新得到封爵。 

人奴之所生的卫青最初为平阳侯家的骑奴。公元前 139 年春，卫青的姐姐——讴者卫子夫自平

阳公主家的衣轩中得幸汉武帝刘彻，并且“得入宫幸上”。后约一年有余，汉武帝“复幸之，遂有身”。

那时，汉景帝之姊馆陶大长公主嫖的女儿已被立为皇后（陈皇后），但这位陈皇后“擅宠骄贵，十余

年而无子”，为求得子，陈皇后“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对于汉武帝“大幸”卫子夫以及卫

子夫怀上身孕，这位陈皇后表现出非常的恚忿，“几死者数矣”。[13]其母馆陶大长公主嫖对于卫子夫

“得幸，有身”也是特别妒恨，于是就派人把卫青囚禁起来。当时卫青正给事上林苑建章宫，尚未

显名，“大长公主执囚[卫]青，欲杀之”。卫青遂身陷囹圄，性命难保。就在这样的危难时刻，卫青的

朋友、骑郎公孙敖纠结了几名壮士，去把卫青给劫夺了出来，卫青“以故得不死”。[14]所以说公孙

敖曾经救过卫青的性命。那时汉武帝也很快就得知了卫子夫的弟弟卫青的事情，“上闻，乃召[卫]青
为建章监，侍中。及同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不久，卫子夫被封为“夫人”，卫青也随之

升任大中大夫。“公孙敖由此益贵”。[15] 

公元前 129 年，卫青被汉武帝任命为车骑将军⑤，奉命率军出上谷攻击匈奴时，公孙敖同时被

封任为骑将军，亦奉命率部出代郡，配合卫青击胡，那时公孙敖的官职也是太中大夫（当时公孙敖

是以太中大夫的身份被任命为骑将军的）。[14]情况说明，公孙敖之被任命为太中大夫，与卫青对他

的关照有关。然而公孙敖此次率领一万余骑兵北出代郡，却打了败仗，丢掉了其中的七千余骑，可

谓损失残重，“当斩，赎为庶人”。此后，身为庶人的公孙敖曾经三次被卫青带着出击匈奴。其中，

公元前 124 年春季，卫青率军大败匈奴右贤王，自己已被升任为大将军，三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也

分别被封为侯之后，又以“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为之请命，汉武帝遂以“常护军，傅校获王”这

种无功而功的理由，册封公孙敖（护军都尉）为合骑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史实证明，那时卫青对

于公孙敖，就已经很是提携照顾。但是，公元前 121 年春，公孙敖奉命率部，与骠骑将军霍去病俱

出北地郡，前去攻略匈奴时，“合骑侯[公孙]敖坐行留，不与骠骑将军会，当斩，赎为庶人”。[16]这
是卫青过去的救命恩人公孙敖第二次因罪当斩而赎为庶民。 

公孙敖既已失侯，卫青于公元前 119 年春季又一次乘机带着他出塞攻略匈奴，并且让他跟随在

自己身边，公孙敖甚至还又当上了“中将军”。后来他们从匈奴人俘虏嘴里知道了伊稚斜单于的所在

位置，卫青立即从其部属中挑选精兵，同时命令李广所统领的前部军与赵食其所统领的右部军合并

在一起，“出东道”去堵截包抄匈奴：“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

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而他自己则要带领中部将军公孙敖去奔袭单于。 

公孙敖没有立过多少实际战功，仅凭裙带关系得官为将，作战则能力低下，临阵而行留怯懦，

他并不适宜率兵攻坚，可以做些幕府文书或者护军傅校之类的事情。身为大将军的卫青，对于自己

的这位部下无疑应该是非常了解的，但卫青却不顾战场的实际需要，不考虑公孙敖的能力及其胆略，

且把李广本是其前部将军的汉武帝任命置于脑后，只想着让自己和公孙敖独占这次机会，以建立盖

世奇功。虽然在临出发时，卫青曾经“阴受上指，以为李广年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

[17]，认为李广命运不好，遇事屡次都不吉利，恐怕他这次也不能得其所欲。但李广的实际能力、一

贯表现等等，大将军卫青无疑也应该是非常清楚的。率兵在外的大将军卫青当时完全有权根据战场

实际需要而临机决断，把前部将军李广也派至阵前令其搏战单于，这样安排不仅对卫青、公孙敖甚

至汉军全军都好，而且还不违抗圣旨，因为李广在此次军事行动中被任命为前部将军，也是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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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决定的。⑥但卫青对于这些情况、对于李广的带兵和作战能力、对于李广的恳求、对于当时李

广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先死单于的决心及其立功得封爵的欲望都视而不见或不予理会，很坚决地命

令李广出东道去堵截包抄匈奴伊稚斜单于。这实际上是把此次难得的、直接与匈奴单于接战、立功

（再）获封侯的机会，生硬地从前部将军李广那里割剥下来，转而留赐给了他自己以及自己过去的

救命恩人公孙敖：“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

将军[李]广”。[9] 

而李广也顽固地坚持已见，再三求请大将军允许他直接寻找匈奴单于搏战，愿意“居前，先死

单于”。但大将军卫青始终都没有答应李广的请求，最后让其长史带着命令书，与李广一起来到行军

幕府，严令李广执行军令。李广非常愤怒地回到自己所部，率兵与右部将军赵食其合军，“出东道”。

却因为没有导引者，迷失了方向，走错了路，所以没能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地点，没有能够

及时地从东部侧面赶上前去堵截包抄匈奴伊稚斜单于。 

卫青、公孙敖率领着汉军精骑从正面前去奔袭匈奴伊稚斜单于，双方接战一日，虽然汉军骑兵

人数多于伊稚斜单于所部人数，占据着优势，但是卫青、公孙敖所率领的汉军精骑却始终都没有取

得多大进展，到了天将擦黑时，甚至被伊稚斜单于突破包围西北驰去。[11]这本来是卫青临阵换将、

用人不当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其中还有公孙敖作战能力不强等原因），然而卫青却有办法把其责任推

卸到别人身上。 

卫青、公孙敖虽然有权独占从正面与匈奴伊稚斜单于直接接战、立功受封的机会，却没有能力

取胜获俘，最后还被伊稚斜单于冲破包围率兵逃脱，只好统兵鞅鞅南返。他们南归渡过大沙漠以后，

才遇上了李广、赵食其及其所部军兵。前部将军李广既已拜见过大将军卫青，乃还归自己所部。而

这时卫青又命令其长史，带着一些干糒和醪酒来到李广所部。卫青的长史把带来的干糒和醪酒送给

李广。遂由此接上话茬儿，询问并且进而追究李广、赵食其“失道状，曰：‘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

[17]，说身为大将军的卫青必须向皇帝上书，报告你们迷失方向走错道路、迂回曲折，致使你们所率

军队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后大将军”期的原委经过，从而非常巧妙地把此次被伊稚斜单于脱逃

遁去的责任，“合乎情理”地全部推卸到了李广、赵食其的身上。李广本来就是一个“讷口少言”之

人[18]，面对着这样的景况，他就更加难以回答了，所以当时李广“未对”。但紧接着大将军卫青又

一次派遣其长史“急责[李]广之幕府对簿”。李广虽然明知自己遭受不平，却没有办法辩清原委还诸

公道，又深知自己也有过错，难免含冤承担责任，落一个下吏、当斩的下场，就负气回答说：“诸校

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来到幕府后，李广对其麾下说：“广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

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

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刎。右将军赵食其随军回到汉朝以后，“下吏，当死，赎

为庶人”。[19] 

伊稚斜单于冲破西汉大将军卫青和中部将军公孙敖所率汉军精骑的包围以后，骑乘着其善跑的

六骡，一路向西北驰奔而去。但这时伴随在他身边的，只有数百名壮骑，其余的部属人众，绝大部

分都留在了后面：“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4]单于与其属众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最后单

于就不知去向了。 

单于遁走以后的匈奴人众，既已失去了统帅，遂无法编成部伍以与汉军搏斗拼杀，零散奔逃追

寻单于的途中，被卫青公孙敖所率军兵“行捕斩首虏”万有余级。[20] 

虽然卫青率军一直追到寘颜山赵信城，但在夜幕之中，别说汉军轻骑兵了，就连伊稚斜单于所

部人众都找不到自己的单于了，“是时匈奴众失单于十余日”。匈奴右谷蠡王得到伊稚斜单于与其属

众久不相得的消息以后，认为真单于已死，乃自立为单于。不久以后，伊稚斜单于“复得其众”，于

是右谷蠡王遂去单于号，复其故位，为右谷蠡王。[4] 

西汉大将军卫青此次率部，北出定襄塞一千二百余里去攻略匈奴，获得了“行斩捕匈奴首虏万

九千级”的战果。应该承认，其收获已经相当多了。然而，与骠骑将军霍去病之出塞二千余里、所

获战果为：“得胡首虏凡七万余人”[21]相比，就差很多了，所以《史记》说这次北出边塞去攻略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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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大将军[卫青]不得益封，[其]军吏卒[亦]皆无封侯者”。[22]⑦而飞将军李广，则更是以“失道，

后击单于”的冤枉罪名，用自己的生命，承担了被匈奴伊稚斜单于突破包围西北驰去的责任。 

公元前 119 年春，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时年二十二岁）⑧也奉命率领五万骑兵，与前述卫青

所率五万汉军骑兵互为策应，分别北出边塞，共同去攻略匈奴。起初霍去病接到的命令是从定襄出

塞，不久汉军捕得匈奴俘掳，从其了解到匈奴伊稚斜单于的去向，乃改派霍去病从代郡出塞，冀其

当遇单于，以建盖世功勋，“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11]西汉大将军卫青始为出代郡边塞，后

亦随之改从定襄北出。 

霍去病率领着经过挑选的、敢于深入拼搏力战的精勇骑兵⑨，分别从代郡和右北平出塞，“约轻

赍，绝大幕”，北行二千余里，抱着很大的希望，却始终都没有能够找到匈奴单于，只能与其左贤王

接战。此战，霍去病所部汉军杀死了匈奴比[北]车耆王，俘掳了伊稚斜单于的近臣章渠，捉获了匈奴

屯头王、赣王等三王及其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还缴获了匈奴左大将的旗鼓，又“封

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卣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西汉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率部与霍

去病在匈奴的舆城汇合后，继续向前推进到梼余山，并且“斩首捕掳二千八百级”。另外，西汉北地

都尉卫山这次跟随霍去病在塞外攻略匈奴，也捉获了匈奴的一位王。李广的三儿子李敢，此次以校

尉跟随霍去病出塞，既遇匈奴左贤王，遂奋勇力战，“夺左贤王鼓旗⑩，斩首多”，因赐爵关内侯，

食邑二百户。校尉徐自为，赐爵大庶长。此外还有“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23] 

匈奴左贤王及其属众，在汉军霍去病所部的强猛攻击下，完全没有力量与之抗衡争斗，全线遭

受失败，仅人口就一下子损失了大约七万三千有余，而且连自己原先的驻牧地都保不住了，“左贤王

将皆遁走”。[24] 

霍去病在击破匈奴左地，迫使其左贤王将皆遁走之后，“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

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25]，西汉朝廷还于此时正式设置了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之，

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这一方面是分化、支解了匈奴左地原有的势力，同时还有隔绝匈奴与当时已经

迁徙到五郡塞外之乌桓联系的图谋，以促使匈奴政权进一步衰败。 

这个时期，匈奴政权向西北远徙，匈奴与西汉之间呈现出“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

汉朝势力遂慢慢地跨过黄河，逐渐蚕食其地，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汉境[遂得以]连接匈奴旧地以北”，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24]公元前 119 年春季的攻略匈奴之役，使西汉朝廷在其西北

地区的与匈奴政权的争夺对峙，也取得了很大收获，而匈奴政权却为之付出了巨大损失。 

不但是匈奴政权遭到失败蒙受损失，中原人民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次用于北攻匈奴的

战马至少有十四万匹出塞，“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26]，仅这一次攻略匈奴汉朝就损失了至少十

一万多匹战马，仅这一次攻略匈奴赏功赐劳西汉朝廷就花费了五十万金。[27]中原人民中的适龄丁壮

——社会生产的劳动人手仅在这一次攻略匈奴中就有数万人被朝廷逼迫而物故死亡。[24]而且这些损

失、花费和死亡都是在汉朝“县官大空，天子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瞻之”，犹不足，后乃

强制推行算缗、告缗，加大盘剥中原人民的力度，以解决其财政匮乏的时期。是在中原人民已经“黎

民重困”而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等人又以计算用事，此“三人言利，事析秋豪”，压榨中原人民

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的情况下被迫支出的，“转漕车甲之费不与、战士颇不得禄”。[28]朝廷豪夺民脂，

如同盗贼抢劫。中原人民为西汉朝廷攻略匈奴政权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卫青霍去病此次出塞攻略匈奴，俘杀掳捕共约九万二千余人，“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

十余万匹”。所以，虽然匈奴衰弱、远去，但汉亦马少，无以复往⑾，加之汉武帝又“方南诛两越，

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29]此外，公元前 117 年霍去病死去，以及当时“汉方

复收士马”[24]等等，也都是此后西汉久不攻略匈奴的原因。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当时匈汉关系中的问题： 

一、汉武帝更希望霍去病得到与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 

二、卫青获得当遇单于的接战机会，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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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广本为前部将军，却被人为地剥夺了他与伊稚斜单于接战的机会； 

四、卫青、公孙敖率领汉军精骑、占据人数优势，已将伊稚斜单于包围，却又被其冲破包围西

北遁去； 

五、即使李广、赵食其没有迷失方向，按时将其所部人马带到指定位置，也无补于事。因为当

时卫青明确命令李广赵食其“出东道”，而匈奴伊稚斜单于是从西北遁走的； 

六、匈奴单于的所在位置，当时汉军并不清楚； 

七、在当时的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公孙敖等人看来，匈奴单于那时已经衰败到相当

程度，公元前 119 年春季的这次出击，汉朝军队将伊稚斜单于打败、活捉或者杀死是很有把握的。

对于这次当遇单于建立功勋获受爵赏的接战机会，李广、霍去病、卫青、公孙敖等都想获得； 

八、面对着汉军骑兵大举攻来，匈奴单于既不设伏兵乘疲袭击，又没断其粮道绝其供给，卫青

霍去病两路汉军长驱推进一二千里，其掳获过程也是都没有遇到由匈奴方面主动采取措施而发生的

军事行动，当时匈奴政权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那时匈奴不仅已经无力南下扰掠，甚至在漠北

地区也已经完全处于弱势不能自守的状态。 

汉武帝组织和发动的公元前 119 年春季对匈奴的攻略，致使匈奴损失了九万二千多人口以及数

额非常巨大的牲畜财产。西汉朝廷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战马十一万多匹，人口亦达数万，而这

些负担又都全部被转嫁到了中原百姓身上。“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匈汉双方

的人民都被迫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牺牲。《资治通鉴》对汉武帝的评价是：“武帝好四夷之功”、“孝武

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30]
认为汉武帝在这些方面与亡国暴君秦始皇相差无几。《汉书》也说，自汉武帝即位之后“军旅连出，

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拼尽了西汉文景以来几乎所有的府库积蓄。汉武帝自己亦于公元前 89
年下诏，“深陈既往之悔”、“上既悔远征伐”，“由是不复出军，而封承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

思富养民也”[31]，还封赵过为搜粟都尉。汉武帝之所以能“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其原因之

一就在于他晚年知过，悔改了外事四夷、内兴功利、算至秋豪、酷吏严刑等的错误。 

注释 

①一说为当时汉军骑兵战士私募的随从，用于负担衣粮。 

②关于私负从马的数额问题，《史记》《汉书》皆作：“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而《通鉴》作：“令

大将军青，票骑将军去病各将五万骑，私负从马复四万匹”。我认为私负从马的数额应为四万匹。 

③李广一生不得爵邑，官亦不过九卿。眼看着那些职位原先比自己低，才能、名声以及人品都不如自己，甚至“诸[李]

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李广从心里感到怨恨，他说：“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

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不在人后]，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

当侯邪？且固命也？”。 

④西汉景帝时期，典属国公孙昆邪就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以后李广亦颇有杰出表现。（《史记·卷一百九·李

将军列传》册九，页 2868）。 

⑤《史记》作“元光五年”，公元前 130 年。《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册九，页 2923。 

⑥《史记》：“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

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也”。《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册九，页 2874。 

⑦但在《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卫青的部将因此次随卫青北出障塞击胡军功而获封受赏赐的记载。例如：西

河太守常惠，“赐爵关内侯”；云中太守遂成“秩诸侯相，赐食邑二百户，黄金百斤”。《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

病传》册八，页 2487。 

⑧根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西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 123 年），“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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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19 年，霍去病二十二岁。 

⑨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唐人司马贞在注释《史记》时也说：“骠骑常选择取精兵”。 

⑩《史记·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册九·页 2876、《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霍去病传》册八·页 2487 皆作：“鼓

旗”；《史记·卷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册九页 2937、《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册九·页 2876，皆作：

“旗鼓”。 

⑾《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册九，页 2911。另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

十四万匹，而复入塞 者不满三万匹”。则汉所失马，当在十一万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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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ing after the Belligerence with Emperor Yizhixie of Xiong Nu 

 

WANG Qing-xian 
(History Department, College of Humanities, Mongolian University Huhe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spring of 119 B.C. , Wei Qing and Huo Qubing attacked Xiong Nu with 50,000 soldiers, 

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appoint Hu Qubing to battle with Yizhixie, Han Wu Emperor abjusted the front lines twice, 

With the willingness to obtain such achievement, Wei Qing was transferred twice sadly. As a consequence, he 

allied with his benefactor Gongsu Ao to attack Emperor Yizhixie together while combining General Li Guang’s troop 

into east part. Such order irritated Li Gang, who Left the army and finally suicided. Yizhixie, the Emperor of Xiong 

Nu escaped. Wei Qing, Huo Qubing, Li Guang and Gongsu Ao strived after the belligerence with Emp- 

eror Yizhi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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